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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浦口国土局
被指嫌贫爱富

“去年5月27日才开业，总投资1500万元的这家酒店，是我
和亲戚朋友能凑到的全部身家。没想到开业半年多来，进出酒

店的两个主要通道被旁边的房地产开发商或是用广告牌直接

堵死，或是被直接挖断道路，导致酒店客人只能翻墙进入，入住

率一直在60%的盈亏保本线徘徊，这到底何时是个头？”2月23
日，7天连锁酒店南京长江大桥店的加盟运营商———南京百思

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翟鑫礴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翟鑫礴说，因为南京市浦口区国土局在2003年瞒着这块土
地权益人潘清水，将其拥有50年租赁使用权的农村土地部分收
归国有，用于更赚钱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在保证房地产商利益

的过程中却伤害了酒店的利益。

翟鑫礴口中的潘清水，正是南京浦口泰山医院中医门诊部

负责人。1996年，潘清水与当时的土地所有人浦口区泰山镇桥北
村签下一纸为期50年的土地使用权。潘清水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出示的一系列材料显示，这块土地当年不仅与村委签订租用

协议，还领取了建设许可证、交纳了土地管理费，且该宗地块建

设商业建筑项目还获得了浦口区计划经济委员会的立项批文。

土地被“偷”：一女二嫁？

潘清水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块自家公司拥有50年使用权的
土地，会在2003年突然将部分地块划归国有。更让他想不到的
是，在此后长达9年时间内，作为土地权益人的他，竟然对这块
土地划归国有毫不知情。

2012年，翟鑫礴与潘清水签订租用协议，将原南京浦口泰
山医院中医院门诊部大楼租下，改造成为7天连锁酒店南京长
江大桥店。酒店开业没几天，旁边的海德北岸城开发商———南

京金浦集团旗下的南京金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突然将用于

进出酒店的一条道路挖断。此前，楼盘广告牌将进出酒店的另

一出口牢牢堵死。

翟鑫礴将这一情况反馈给潘清水。潘清水感到莫名其妙，

通过律师向浦口区政府网站申请这个房地产项目信息公开后

意外得知，原本属于自己租用范围内的土地，早在2003年就被
部分划归国有，2005年被金浦集团买下用于海德北岸城房地产
项目。

“根本没有看到公示，也从未获得征地补偿。”潘清水越想

越气愤，他认定这是社区和国土局瞒着自己搞的猫腻。“当我第

一时间联系到现在的泰山街道桥北社区时，他们也表示对这块

国土划归国有不知情。”潘清水无奈地笑到，没想到浦口区国土

局“一女二嫁”的事情会让我碰到。

更让潘清水没有想到的是，在其此后向浦口区国土局申请

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江苏金浦集团海德北岸城项目的土地征

用方案、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征收审批流程和手续、征地补偿方

案”等内容时，浦口区国土局以潘清水“不符合申请信息公开的

主体”为由拒绝其申请。同时，浦口区国土局还指出，当年潘清

水与桥北村委签订的土地承租协议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

“金浦集团称，这块土地是他们的，有浦口区国土局颁发的

土地证，拥有处置权。我的房东潘清水又称自己是土地权益人，

早在1996年就缴纳了土地管理费、取得房产证。”翟鑫礴担心，
自己1500万元的投资面临着“打水漂”风险。

政府“变”脸：企业受伤

当年，浦口区国土局是如何在潘清水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

块土地征为国有？在1996年向潘清水的浦口泰山医院中医门诊
部颁发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并征收土地管理费后，为何又会在

2003年将这块土地的部分划归国有后再转让给南京金浦集团？
潘清水提供的资料显示：早在1996年，南京市浦口区土地

管理局向浦口泰山医院中医门诊部颁发宁浦土1996第15号乡
（镇）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同意浦口泰山医院中医门诊部使用

泰山镇桥北村12亩耕地，并向其征收21432元土地管理费。
2001年10月9日，该土地上的相关建筑均获得浦口区政府

颁发的浦泰字第071号村镇房屋所有权证。潘清水认为，“当年，
区政府、国土局都发了证、收了费，确认我租用这块土地50年使
用权的法律地位，如今说变脸就变脸，说我当年与村委签订的

土地租赁协议违法，这不是拿政府政策当儿戏吗”？

对于潘清水的质疑，《中国企业报》记者电话联系了浦口区

国土局耕地保护科，一位工作人员先是称，“泰山街道整体已经

划归南京高新区国土局，有任何问题应该找他们”。当记者提出

去年浦口区国土局为何对潘清水不予该地块项目信息公开时，

对方又称“我是上周五才到这里上班，不了解情况”。

2012年9月，在对南京市浦口区国土局作出的《信息公开告
知书》不服后，潘清水又向南京市国土局提出行政复议，并于当

年12月16日收到南京国土局“因案情复杂延期至2013年1月26日
回复”通知。2013年1月18日，南京国土资源局出具的行政复议决
定书，维持浦口区国土局此前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

在此前浦口区规划办公室对潘清水申请海德北岸城项目

信息给出的网上回复函显示：该项目用地于2003年7月，通过协
议出让方式出让，2005年9月取得用地规划许可证，2005年12
月，南京金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证，贵公司的5
层建筑不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其它低层建筑部分在该海德北

城用地范围内。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刘艳龙指出，按照国家土地管理法，

征用集体土地的程序要经过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公告征地方

案、办理补偿登记、征求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等四个程

序。

潘清水认为，国土部门未将涉及土地登记相关情况告知，

也没有进行公告，剥夺了他对土地登记审核结果的知情权、听

证权、提出异议等权利，还直接引发了三家企业之间的矛盾以

及正当的市场经营。

本报记者 郝帅

福建长泰：
全国生态示范县上演生态“不文明”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的吴田山

是厦漳平原最高峰。一份旅游介绍资

料说，这是厦漳平原上最险、最高、视

野最开阔的尖峰，也是饱览厦漳风

景、观赏海洋、观云雾、观日出、观霞

的最佳地点。但《中国企业报》记者经

调查发现，这样一座以山大、林茂、水

多为特点的山峰正在因当地采石业

而变得千疮百孔。

此前，长泰县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采石业为长泰县正在逐步

淘汰的夕阳产业，但吴田山上的采石行

为并没有停歇。从当地业内人士日前向

记者提供的照片来看，大面积山体被除

掉植被后扒开，露出土层下的花岗岩。

这些花岗岩被机械成 90度切下后运
走，只留下光秃秃的“残垣断壁”。

据知情人士透露，吴田山从事采

石的企业违规占地很多，总规模可能

会达到近万亩（本报曾于 2012年 12
月 18日报道过此事）。更严重的是，
非法采石企业背后隐现政府部门运

作的身影。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

给上次报道中提到过的正金矿业在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之前就得到过采

矿证之外，长泰县相关部门曾给多家

并不存在的“企业”发放过采矿证。

当地居民对采石企业的疯狂破坏

表示强烈不满。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私挖乱采严重违背党的十八大精

神，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不符。

被占林地规模或达万亩

对闽南第一峰的破坏性开采，折

射出原本向生态文明发展的长泰县

陷入产业困局。

据当地官方资料介绍，长泰县是

全国山区综合开发试点县，也是全国

生态建设示范县和福建省环保先进

县。始于上世纪 80年代末的吴田山
石材开发，曾是长泰县的一大支柱产

业，下游石材加工年产值高达二三十

亿元，并带动了当地民营企业和第三

产业的壮大发展。截止到 2007 年 7
月《吴田山饰面花岗岩矿区开发总体

规划》通过评审时止，吴田山矿区的

开采坑口由 2003年前的 470个减少
到 298个。目前开采面积缩减为 源平
方公里。但据矿区所在的新吴村某矿

主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每个

合法采矿权其实都由若干“拼凑”的

个体矿点单独操作，多年来矿区整治

背后的利益纠葛错综复杂。

“对于采矿来说，开山并不奇怪，

但植被的破坏仅仅是吴田山矿区诸

多问题的冰山一角。有的采石企业为

了一己私利私挖滥采导致环境被破

坏，地质灾害发生可能性大大增加。

同时，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

现象。”当地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从政府部门给我们的《林权证》

所带卫星坐标图上可以看出，与后来

的《采矿证》所带卫星坐标图重合的部

分就有 2000多亩。”1988年就在吴田
山从事饰面花岗岩开采的吴田山当地

村民连同兴向记者表示。“也就是说我

们有林权的土地因采矿被占了 2000
多亩。而这仅仅是我们一个村的情况，

吴田山上被占的林地很多，加起来可

能会达到近万亩的规模。”

生态破坏背后的政企关系

而对于吴田山上的乱象，当地政

府似乎也脱不了干系。

长泰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之前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整合资源

和规范管理，长泰县政府将吴田山上

原来的 298个采矿点整合为 23本采
矿权证。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相

当一部分采矿证在发放时，作为主体

的被发放企业根本没有注册登记，除

本报之前报道过的正金矿业曾在注

册之前就两次获得采矿证之外，还有

很大一部分采矿证被发放给了当时

根本不存在的企业。

记者从福建省长泰县工商行政

管 理 局 颁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50625100010739 的长泰县顺发矿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矿

业）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看到，其

成立日期为 2009年 3月 5日。但顺
发矿业编号为 3506000810005 的吴
田山矿区石港湖山 Sg2 矿段采矿许
可证却明确显示，2008 年 1 月该证
就颁发给了顺发矿业。

而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350625100010722，成立日期同样为
2009 年 3月 5 日的长泰县东发矿产
开发有限公司，也是像顺发矿业那样

在成立之前 1年有余的 2008年 1月
就获得了证号为 3506000810006 的
采矿许可证。

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像正金、顺

发、东发这样企业未成立采矿证便已

“名花有主”的现象并非个例，该人士

向记者表示，“2008 年发出的吴田山
矿区的采矿证，只有很少一部分发给

了已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很大一部分

都发给了还未登记注册的‘黑户’。”

政企关系利益链

如果说将采矿证发给未注册的

企业是怪事的话，那么长泰县政府相

关部门通过招拍挂后产生的采矿证

价格之低，更是令包括当地采石从业

人员在内的人们感到不解。

“政府虽然拍卖了采矿证，但价格太

低了，低得让人不可理解。”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当地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长泰县国土资源局 2007年 12月
23日发出的出让采矿权公告明确显
示，招拍挂后出让采矿权数量为 20个，
出让金额总计 2902万元。长泰县国土
资源局之前给本报提供的《吴田山矿区

整顿和规范工作情况汇报》中显示，矿

区产品供应 500多家石板材加工企业，
解决上万人的就业问题，全县石板材行

业年产值达亿元。而记者在当地采访时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吴田山矿区的年

产值一度达 3亿元以上。据公开资料显
示，长泰县采石业供应的下游石材加工

年产值高达二三十亿元。

“保守的说吴田山矿区每年仅采石

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也应该在 1亿元以上，
这就让 20个采矿权证一共才卖了不到
3000万元更让人无法理解。”上述人士表
示，“需要注意的是，采矿证的有效期是 3
年，也就是说使用这些采矿证的成本每年

不到1000万元，便宜得离谱了。”
为了解除上述疑惑，记者联系了

长泰县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但该

负责人手机不接、短信不回，随后记

者又于 2月 25日向该负责人传真了
采访提纲。但截至记者发稿，未得到

关于此事的任何回复。

1月5日，长泰县政府公布了《长
泰县逐步关闭饰面用花岗岩矿区规

划方案》。该方案显示，从 2013年元
月 1 日起，长泰县将按每吨 6—8 元
的标准对饰面用花岗岩开发企业征

收矿区关闭基金，用于对 2014 年采
矿证到期后不再延续采矿权的矿点

进行补助。在此期间主动关闭的矿

点按时间节点给予每亩 3—5 万元
补助，在 2017年最后期限关闭的不
予补助。

（上接第一版）

减少行政审批
放开企业手脚

“政府对企业市场经营行为监管

的手伸得太长，往往没有管好市场、

管好企业，反而在这一过程中催生一

些依附于行政审批的黑幕和潜规则，

最终，打击的是企业家的积极性和企

业的发展后劲。”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上海伟泓基环保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 CEO 张豪公开表达
对卫生部一直以来对净水设备通过

行政审批进行监管的不满。

“当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卫生

部，对于涉水产品采用行政审批，没

有获得卫生部批件的涉水产品一律

不得上市销售，这很不合理。一款涉

水产品要取得卫生部批件的费用在 4
万元左右。而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获

得批件的时间需要半年到一年，这会

直接打乱企业正常的技术创新和新

品上市节奏。”张豪透露，这直接催生

出很多的中介代理公司和个人，形成

一个依附在行政审批上的“黑洞”，逼

着企业花大价钱找中间人跑批件。

一边是卫生部对净水产品采取

严格的行政审批，保证市场上销售的

所有净水产品都要达到食品卫生标

准才能上市销售；另一边则是市场上

80%左右的净水产品处在“无证销售”
的裸奔状态之中。张豪认为，这种怪

现象的根源，就是卫生部批件是带有

上市销售的权力性批件，当一种东西

带有行政强制手段时，黑幕也会随之

产生。直接逼着一些正规企业无证经

营，甚至通过批件造假等手段在市场

上销售，让净水行业变得浑浊。

“卫生部当前对于净水行业的批

件、送检、审批等制度已经到必须彻

底改革的时候。既要对行业产生真正

的监管作用，还要引导企业通过技术

创新、产品升级等市场化手段净化整

个产业的发展。”张豪说。

提升社会保障
减轻企业压力

连续三天，位于江苏常州的一家

纺织印染厂负责人赵志中都在《中国

企业报》记者约好的采访时间爽约，

直到 2月 24日晚上赶回家里过元宵
节的车上，才挤出时间。

“这几天实在太忙了，为了开业

的事情操心。第一天，当地政府领导

家里办喜事，我是镇上的老民营企业

家，怎么也得过去捧个场，没想到酒

喝多了。第二天，就一直忙着工厂正

常开工的事情，要跟员工谈工资、跟

供应商谈供货款结算。今天，一个客

户过来谈采购合同，正好碰到税务所

的领导过来拜访，大家顺便吃顿饭喝

几杯酒。”电话中，赵志中不断感叹，

拥有 70 多人的纺织印染厂在 2013
年正常开工，成为摆在他面前的最大

难题。

“员工要谈条件、涨工资，否则根

本留不住，工人没了工厂的机器就转

不起来了。税务所的领导过来，表面

上是拜访，实际上也是来谈条件，商

谈今年征税的额度，是不是要增长、

增长额度是多少。供应商和采购商也

要谈条件，供应商想涨涨价，采购商

还要降降价，因为这几年大家日子都

不好过，大家都是抱着能谈一点是一

点的态度。”

赵志中坦言，这些年舆论一直呼

吁“政府要给企业松绑”，其实企业最

希望政府在人才招聘及培养、保障性

住房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方面给民

营企业更多的倾斜，不然面对工人年

年涨薪的要求，企业实在无力满足。

对此，武汉送子鸟医院总经理斐

纲也深有感触。他说，现在很多地方

的工厂都会面临春节之后的开工难、

招工难，表面上看提高薪资待遇是唯

一可行办法。实际上，企业税负太重，

无力承担高额薪资。所以，现象背后，

全面提升社会福利才是根本解决之

道。

转变政府职能
弥补服务短板

今年年初，全国政协委员冯川建

在参加政协海南省六届一次会议小

组发言时，对政府部门公开“放炮”，

指责当地一些政府部门存在“政策制

度朝定夕改、失去严肃性和权威性”、

“素质低、办事能力差、效率低下”、

“办事有潜规则、严重伤害企业的利

益”、“协调能力差”、“审批事项时公

开或者暗示吃拿卡要”等问题。

冯川建不只是海南奥林匹克花

园有限公司董事长，还是海南省贵州

商会会长。《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冯川建不只是炮轰，还专

门向政协提交了《整治“庸懒散贪”提

高政府办事效率》发言材料，公开要

求在小组会议上作主题发言。

来自海南奥林匹克花园公司的

内部人士透露，“冯总作的主题发言

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听到很多企业在

与政府职能部门打交道过程中的实

际遭遇，作为政协委员的他正好利用

这个平台提出建议。”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得的冯川

建发言材料显示：“海口成立政务中

心，各局对外窗口集中办公，这本是

一件好事，但有些窗口办事人员办事

有潜规则，在办理一些审批手续时，

窗口工作人员没有一次性告知，而是

今天通知补个材料明天又通知补个

材料，企业补了五六次材料窗口才受

理。批复的时间按照规定一般是 10
到 20个工作日，但企业办理一件审
批手续，从准备材料到拿到批文，往

往需要 1到 3个月的时间。有些申报
事项在批复过程中，需到申报单位现

场勘察，现场人员的茶水费是必须给

的，否则事情就办不顺。”

本报记者 许意强

请再次给我们松绑！

闽南第一峰惨遭破坏，政府部门一边治理恢复矿山生态环境，
一边给“黑户”发放采矿权证

一块土地两个东家

厦漳平原最高峰因当地采石业而变得千疮百孔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各地企业家发出呼声：


